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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头版大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为了把骗局搞得乱真，纳粹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煽动德国人的仇恨。


8月31日，夜幕降临之时，150万德国大军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出击。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继续欺骗，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迷惑世界。


纳粹的宣传机器就像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戈培尔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然而谎言政权及其制造的陷阱犹存。《红朝谎言录》序言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中共党魁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们，警醒啊！◇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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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寅教授





退伍武警：揭开法制培训中心的画皮





【明慧网】须寅教授于1995年研究土木结构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执教13年（直至2008年遭中共劳教迫害后，离开中国），在学期教学评估中，须寅多次名列全校教师排名的前5%，是深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的教师。


须寅教授说：“在共产党制造的历次运动中，众多中国人受到伤害，几乎涉及到中国的每个家庭。特别是‘6·4’学生反腐败走上街头，却惨遭屠杀；清华学生在主楼祭奠三位死者，遗体未寒，而中共国务院发言人在广播和电视中却说‘未死一人，未发一枪’，欺骗世界。我在思考，我在痛苦中寻觅：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寻觅中，我找到了法轮功，我惊喜地发现《转法轮》一书讲的是教人修炼自身的道理，用‘真、善、忍’启发人的善良本性。法轮功提倡从内心约束自己做个好人，这功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刚开始教书时，须寅超负荷工作，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并担任一个本科毕业年级的级主任。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住房，孩子又刚刚出生，加上工作压力大，造成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


自从1995年须寅接触到了法轮功，他说：“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


“修炼法轮功后，精神状态特别好，身心健康了，工作效率也高了。”因在工作中表现优异，须寅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学期结束后，在学生给予的评估中，须寅多次获全系最高分。有学生在评语中写道：“须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在电影、电视的片尾，经常会穿插一些拍摄花絮，这些普通人平时难得一见的荧幕之后的故事，常常让人们忍俊不禁，倍感放松。特别是在对故事情节陷入很深时，会让人记起自己是在看戏，不必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太在意。


今天我们也来看一幕荧屏之后的故事：警察们抬着死者来到山上，他们将遗体吊在微波塔铁架上，在铁架下摆上一幅照片，敬上酒，并烧了七炷香。旁边，摄影机、照相机在忙碌地拍摄着，还有人对死者的妻子“专访”……


这是1999年5月23日中午，发生在吉林辽源杏林山上的一幕。警察们抬的人叫李友林，他于头天夜里吊死在微波塔。那么他是因何吊死的？警察们又是因何又把他的尸体抬到山上挂起来，并布置场景录像呢？一位和李友林做了十年邻居的正义人士于2001年向国外媒体明慧网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恕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李友林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维生。1999年5月22日，李友林所有的修车工具都被城管没收了。失去了谋生手段，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喝了很多酒，到山上自杀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的人都去看。李友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她的丈夫。警察们将李友林的尸体放下，运回他家中。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中午时分，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时李妻的说法也由上午的“城管害死丈夫”变成了“练功自杀”。


就这样，一个被中共政权逼死的典型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在中共人员一手导演下，摇身一变，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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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唯一过了金钱关的人”














【明慧网】2014年3月16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市第27届圣派翠克（St. Patrick）节游行在市中心隆重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八年应邀参加，受到中西方观众的欢迎。多伦多副市长凯利（Norm Kelly）说：“这乐队（天国乐团）的音乐总是那么美好。”有两位华人观众跟着天国乐团，来自广东佛山的容先生竖起拇指说：“你知道吗？这个队伍是这个游行里最棒的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最值得捧场的一个。非常震撼！我们跟着走就是感受那种震撼。”来自广州的仲先生说：“这在中国是无法看到的，在中国他们受着很严重的迫害。我们才来三个月，今天很幸运看到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就一直跟着走。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啊。你看老外多高兴，多欢迎他们。我们真正看到了法轮功弘扬世界的阵势。”◇








截至2014年3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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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山水画：玉洁松贞志不摧











纳粹入侵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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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禁止自杀


在事实面前，中共导演的“自焚、自杀”等假新闻败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七讲〉中写道：“炼功人不能杀生。”《悉尼法会讲法》中写着：“自杀是有罪的。”◇





谁导演了这场戏














加拿大圣派翠克游行 法轮功受欢迎





历史回眸：纳粹入侵波兰前夕

















【明慧网】2006年，我到了现在的公司。一个月后，国安警察将公司老总“请”到他们的车上，要老总注意我，要有什么动静及时报告。老板很厌恶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当场回复：“他信什么，这是他的事，我们用他只看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有违法的事，那也是司法机关的事，个人生活和信仰我们公司无权干涉。”


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事待人，每年一百多万元的IT设备采购，我都是以最低的价格购进，从来不吃一分钱的回扣。有时厂商送来几百、几千元的“感谢费”，我都如实上交财务。哪怕是赠送一只水杯，一盒月饼，我都交给公司。老板也从他的渠道了解到：我在外采购时，同样的品牌，我买的价格确实是最低。


供货商们也都知道我的品性，习惯了我从来不虚开发票的作风。这些传到老板耳中，他对我更加信任。有时其它部门需要的一些昂贵的非IT设备，老板也指定我去采购。几乎每次公司大会上，老板都会说我“是公司唯一一个过了金钱关的人，是公司道德水平最高的人”。


我本来是部门经理，但是一年之后，老板将我的工资提高到了仅次于老板的水平，高于所有的部门经理。


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通过技术创新，为公司每年节约直接成本近一百万元。听老板讲，开始几年的逢年过节，国保警察都来问我的情况。老板每次都说：“这个人很好啊，工作能力很强，品德很高，非常敬业。”警察后来再也没来过。（文／西南大法弟子）◇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2014年3月1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届大会上，加拿大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之践踏人权的罪行。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代表罗里女士发言的力度和特点让与会代表印象深刻。罗里女士在发言中并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


大会上，中共官员的说辞再次自相矛盾。与以往一样，中共官员拒绝承认强摘器官。但在移植器官的来源上，中共说辞始终前后矛盾，据香港《明报》3月12日报导，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证实，截至目前，大陆仍有死囚在自己及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捐献”器官，并首次披露，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跟“局部的人”，包括法院和武警来沟通，无法说清道明。2012年，黄洁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英文文章中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2006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说，数据显示，在截至2005年的5年时间内，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数量是41500例，这个数字只能用被活摘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才能解释。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2014年3月5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展开全面调查。 


2014年2月26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在本年度的全体大会上，议员们全票通过了HR0730号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该决议“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全力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要求美国政府禁止任何参与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进入美国。”◇ 





联合国会议 加政府关注中共强摘器官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代表罗里女士（右）表示，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及活摘器官问题。





【明慧网】我退伍前曾经在北京市某部当武警。二零零三年，我们在位于大兴区的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执勤。这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情况，虽然是想起来心痛、不堪回首，但今天觉得很有必要讲出来，告诉给现在这个世界上与我过去同样麻木的人，希望大家觉醒过来。 


初到北京首都的法制机构执勤，我感觉非常光荣自豪，可没想到我认真守护的不是庄严神圣的法制，而是堂皇外表下无法无天的无理智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我很愧疚，有很大的负罪感。


尤其是这些年，随着法轮大法真相在家乡的广泛传播，我越来越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我也越来越感到参与了犯罪，现在我把我看到的这个打着法律旗号干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牢狱中的罪恶讲出来，向法轮功学员致歉，这是我的心里话。 


隔绝 


二零零三年夏天，区县国保送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被关押在二楼阴面中间的一个房间，他叫崔湘君，是个教师。这个小楼房二、三层都是一样的单间，每间都是一样的布置，室内有一个直接放在地上的床垫子，被关押的人晚上用来睡觉，白天要求笔直的坐在床边，室内没有任何其它物品，四面的墙都做了软包，让里面的人想自杀自残都不可能。门的对面墙中间是和我们普通一居室同样的窗户，不同的是它的窗帘永远是挂着的，这让被关押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如果需要，随时可以让人感觉不到白天黑夜的区别，使长期关押在这里的人感觉到与外界完全隔绝，从而恐惧产生绝望的情绪。 


我们两个武警每间门外一边站一个执勤，楼道里还有一个带班的领导来回巡视。门的上方玻璃被贴上隔层，中间留下一个二三十厘米的小方框，作为我们观察的窗口。我们要求很严，不能与任何人谈话交流，我们的任务只管警戒，进去的人凭证件登记进入，里面有什么情况也要记录。法制培训中心的人管生活，北京市国保大队的人管监押，市610和劳教所的人负责教育转化，形成四方联合的所谓“执法”。


崔湘君被关押后为抵制迫害，一直绝食绝水，看起来非常消瘦虚弱。


野蛮灌食 


几天以后，就开始给崔湘君强制灌食了，医生进行鼻饲，就是用软的橡胶管从鼻子捅进去。他不让灌食，国保警察就过来把他绑在约束椅上，一种特别制作的大铁椅子，就是一个刑具，用绳子把身体和四肢都紧紧捆在椅子上，人一点都动弹不得。崔湘君就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声音非常大。


国保警察听他大喊，慌张地赶紧跑去关窗户，跟做贼怕人知道似的。有的警察就抽他的嘴巴，啪啪不停地打。每天灌三四次。几天以后，医生直摇头，管子拉出来有血丝，得多痛苦啊！再插应该插不了了。


毒打、不让睡觉 


负责崔湘君教育转化的是四个警察，他们是魏××，团河劳教所的警察，四十岁左右，因为他认识崔湘君，大概是崔湘君在那里被劳教过；杨××，将近四十岁，可能是国保的，家就住在大兴，听说是东北人，原来还是中学老师；张××，四十多岁，可能一直是天堂河劳教所的警察；还有就是年轻的李××，应该是新招来的大学生。 


每天他们就是轮流和崔湘君“谈”，看样子，应该是没什么进展。有一次，谈话中杨××，打了崔湘君好几个嘴巴，崔湘君就大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不让崔湘君睡觉了，夜里开着很亮的灯，让他分不清白天黑夜，两把椅子，崔湘君坐一把，警察对面坐着，他们每人轮班，崔湘君一闭眼，就捅他，看着不让睡觉，连续好几天。我当时就想，他本来就绝食绝水，再不让他睡觉，这不都是挑战人体极限吗？ 


没想到更严重的违法迫害还在后边哪。 


几天以后，崔湘君没有被他们熬疯，这几个警察疯狂了。这一天，四个人全到齐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是轮流来，全都是阴沉着脸。没问几句，就迫不及待的动手了，抽耳光，拳打脚踢，很快就逼到了墙角，打倒在地。门的右手墙角有监控器，那下面应该是监控器的死角，这说明他们知道这是非法的，不愿被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听到痛苦的喊叫声和呻吟声，应该是非常严重。 


后来，他们和我们说带崔湘君去水房，没让我们跟去。我们看到崔湘君满脸是伤，有血痕，眼眶一个大黑紫的圈，因为夏天穿着短裤，可以看到双腿上有大片的黑紫肿胀瘀血，这帮畜生真够狠毒的。从水房回来，血痕被擦洗掉了。后来几天，我们带崔湘君去水房，有时洗洗脸和脚，看到了他身体上更多大面积的伤痕瘀紫，两大腿的内外最为严重，真是不忍目睹，心里特别难受。据他们说，猛踢大腿根部，人最疼痛难忍，既死不了人，又让人最痛苦。 


最让我惊奇的是，从崔湘君的眼神里表情中竟然还是没看到一丝的怨恨仇视，我因此对法轮功学员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相反，我对北京公安局和劳教所警察的尊敬和羡慕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们和崔湘君说话都非常善意，我们只能用语气（可能就是几个字）和眼神来表达我们的敬意。（本文有删节）◇








清华教授：寻觅中我找到了法轮功








